
112016年4月27日 星期三郑 风

“出列的注意，仔细听好下
面的安排，你们将会从这里开始，
被戴上铐子送走，路上会有人安
排该怎么做，关于你们新的身份
的资料已经制作完成，给你们每
个人三分钟，记熟资料上嫌疑人
的姓名、年龄、籍贯，提醒一点啊，
把自己当成谁都成，千万别把自
己当成警察，否则进了看守所，你
们知道结果是什么。”许平秋道，
招着手，林宇婧把一叠资料分发
给了众人，那上面是警用格式的
户籍资料，除了照片，全部被嫁接
过了。

比如鼠标一看他的资料，名
字变成了康大勇，居然有前科，惊
得他嚷了句：“啊，怎么把我的照
片贴成诈骗犯的名字了。”

众人哄笑，都乐了，危险很
远尚不足虑，可互相对比一下乐
子不少，张猛是伤害罪，熊剑飞是
聚众滋事，孙羿是非法窝藏枪支，
鼠标是诈骗，豆包是盗窃，几人看
李二冬时，李二冬死活捂着不让
看，可不料越不让看越勾引兴趣，

被众人硬夺了，一看都笑喷了：涉
嫌强奸、猥亵妇女罪。

这罪行和这货的贼眉鼠眼
说不出的契合，其他人忘了自己
的罪行了，笑得肚子直抽搐。李
二冬可怜巴巴求着许平秋道：“许
处，能给换个罪行吗？这太折磨
人了，我还没饥渴到这种程度。”

“下次一定换，不过这次时
间来不及了，先凑合着啊。”许平
秋笑着道。这都能凑合，听得林
宇婧和高远差点憋不住严肃的表
情了。

再看许平秋时，许处长却是
踱步到了最后留下的那个人身
边，饶有兴致地看着，余罪被这么
多人看得很不自然，低头乱瞅，像
是要瞅个地缝钻进去，许平秋道：

“需要给你现在订一张机票吗？”
要送走了，看表情没有一点

可惜，余罪为难地看了眼许平秋，
落在最后了，那是不好意思走，也
不好意思站出去，难以回答时，许
平秋像故意嘲讽一般，对着众人
说道：“你明明很平常，为什么老

是标新立异呢，难道这样会显得
你卓尔不群？”

对着众人，可目标却是余
罪，一干学员闻之，哧哧笑了，有
人向余罪做着鬼脸，有人向他投
着斜眼，站着的余罪成了全场的
焦点，反倒全身不自在了。这时
候，如果刺激得过一点，也许他会
拂袖而去；可刺激的力度不够，他
又会踌躇不前，这是最伤许平秋
脑筋的。他在斟酌着恰到好处的
方式和力度，可脸上又是一种根
本不以为然的随意。

想了想，他还是采取了置之
不理的方式，随意地看了眼，像无
关的风景一样，扭过了头，又回到
了那群学员中间，这时候，鼠标和
豆包在交流着，两人一摆头，说定
了，直上前来，一左一右，架着余
罪，鼠标说：“走吧，没有你我们该
多寂寞，是不是啊兄弟们？”

豆包也道：“兄弟都堕落了，
都有罪行了，凭什么你旁观呀？”

众人大笑，看样子余罪就算
出局也没路可走了，其实豆包和

鼠标拉着他并没有怎么费劲，那
说明他还是倾向于满足自己的好
奇心的。到了前台，余罪稍一犹
豫，许平秋在一旁笑着道：“余罪
同学，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和上
次不同的是，只要进去，中途想退
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上次你都是

靠别人接济过来了，这次行吗？
这次可没人去接济你呀。”

“切……”余罪一扬头，鼻子
哼了声，唰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随手将招聘书一扔。

许平秋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一切到此，圆满了。

余罪从林宇婧手里接到了
为他准备的新身份，豆包凑上来
一看名字，扑哧笑了，名字叫“余
小二”。鼠标笑着一瞅他的罪行，
牢骚上来了：“呀呀呀，给我们扣
这么重的罪，凭什么他是抢夺，这
么轻？”

“去去……”余罪轰着这两
人，他扫了眼个人资料以及犯罪
经过，很简单，闭着眼强行记着，
等睁开眼时，各人将全新的身份
都记得差不多了。

此时下面窃窃私语起来，新
身份、新任务、新环境，要是一个
人受难肯定恐惧，但这么多狐朋
狗友陪着，兴趣就压过恐惧了。
许平秋此时看了看时间，再喊集
合时，那些人一股脑起来，又站成

了一列，资料是不能留的，被林宇
婧又收回去了。许平秋这时候不
和蔼了，吼了一句：“张山，出列。”

人群里“啊”了声，张猛慢了
半拍出来了，被许平秋训斥了两
句，接着问身份资料内容，回答得
结巴了不少，又被训了几句。接
着又挑着李二冬问，这货倒没犯
错，那事挺好记。跟着又听许平
秋喊了句：“余小二，出列。”

余罪下意识地踏出了队列，
许平秋面无表情地问着：“姓名？”

“余小二。”
“年龄？”
“二十二。”
“几进宫了？”
“二进宫。”
“犯什么事了？”
“抢了两个钱包。”
“以前犯什么的事？”
“抢电单车，劳教两年。”
这问着的时候，后面有人低

声笑了，众人发现就数余罪的好
记：余小二、年龄二十二、二进宫、
抢了两个钱包、前科是两年劳教，

简直像悲催故事里的弱智主角一
样，所有的行为全给标注了一个

“二”字。
准备的时间并不多，外面不

知来路的警察根本没有等候太
久，挨组进去提人了，于是或单
人，或两个一组，众学员戴着铐子
被面无表情的警察带上警车，七
辆车，载走了十个人，鸣着警笛呼
啸而去。训练大厅顿时显得空荡
荡的，许平秋在收集着十份招聘
书，回头招呼着林宇婧，把那几份
杜撰的资料销毁，而他像是颇有
感触一般看着十份聘任书。他悄
悄地把余罪的聘书收了起来，把
其余的交到高远手里，嘱附着回
岳西省的事宜。

好像不对，这事里有蹊跷，
高 远 出 门 如 是 想 着 。 果 不 其
然，许平秋刚走，杜立才带着其
他两名队员就来了，任务是把
学员存放私人物品车的中巴开
走，而且五个人是不同
的去处……

（第一部完） 22

连连 载载

闺中好友来我家，我使出浑身
解数展示厨艺，选用最好的龙骨加
红萝卜、枸杞子、红枣煲汤给她喝。
一小时大火两小时文火，熬呀熬。
好友着急，顿足道：什么人间美味
呀，这么难等？嘿嘿，心急吃不下热
豆腐。终于熬成了，乐颠颠端给她，
请她品尝陈式龙骨汤。好友呷一
口，惊得瞪大了眼睛，我在等她大
叹：美味呀！她开口了：“没放盐吧，
这么淡！”“当然没放！这是我的绝
招！”“口感太淡，喝不惯！”好友不怕
打击我。“味道就在这里！”我自信。

没过几天，好友打电话过来：
“哎，教教我，那汤怎么煲？”

“怎么？你不是喝不惯吗？”
“说不清楚，回家老想那味道，

口感淡回味起来却极酽！”
“无他，不加盐，加时间。”
好友在电话中无语了好半晌，

“原来这就是它味美的秘诀呀。”
我们习惯于加各种各样的调

料，以期刺激我们的感官、味蕾，图
的是一时的快感。然而这无盐的
汤，就是用寂寞来久炖，甘醇不在汤
里，在回味里。

楼阁里的童话
公园里人气最旺的一角。有

数不清的鸽子在啄食、飞翔。
鸽子们住在鸽棚。童话似的一

个竹制的楼阁，像一座精致的别
墅。真实的童话，每天在这里上演。

广场是中心，鸽子是主角。白
天，主角们在这里演出。报酬是美
餐，总有人毫不各啬地供给。许许
多多年轻的父母，或者老人，带着
小孩子来到这里。孩子们一边喂
着鸽子，一边与鸽子神秘对话，任
凭鸽子调皮地站在手上，或者肩
头。互不猜疑，互不设防。

夜晚，公园里格外安静。在楼阁
里，王子和公主们做着各自的美梦。

来到公园，总喜欢从鸽棚经
过。看鸽子在窗口站立或飞出，听
鸽子在空中搏动翅膀。

总是伫立许久。傻傻的，任它
们一次次把我的思绪带回童年。

追赶
到处是奔跑的人群。沿着湖

边、草地边的小径。
看不到有人指挥，全是自愿。
哦，熟人老张。他看到我，笑了，

抬抬手，算是打了招待，继续他的奔
跑。我受到感染，步伐不由得加快。

像是在追赶着什么。
仿佛不去追赶，将会得而复失。

湖边蛙声
青蛙的歌唱来自天国。
湖水是透明的。歌声从水底

传出，带着水的质感。
这边响起，那边呼应。满天的

星星震落在湖水里。
青蛙也讲哥们义气？也能心

有灵犀？
要不，交响乐似的歌声，怎会

如此清脆、和谐、美妙？
寻春

古人说，春江水暖鸭先知。
各人都有自己寻春的方式。
每次来到公园，总是先瞅瞅高

地上的迎春花。迎春花不开，即便
鸭鸭们在水中游得再欢，也不能断
言，春天，已经来到。

迎春花常常在夜间开放。
清晨散步，感到一阵惊喜。一

丛丛金灿灿的笑脸告诉我：春天，
已经走近。

我们的舌尖不行了，什么入口都淡而无味。为刺激
感觉，大把大把放佐料，嗜辣嗜香嗜咸，山案一样的点菜，
寻艳猎奇，不敢吃、不该吃的东西统吃，吃的没有剩的多。

由肚皮撑着的肚子还是那么大，何以吃什么都不
再新鲜？这原因并非我们舌尖退化，味觉蜕变，而是
生活条件好转，过于丰衣足食之故。人们不再挨饿，
不再饥寒交迫食不果腹；体会不到由饥饿所引起或产
生的一系列无奈而又残酷的生理心理反应。

常常回忆起我小时受饿的情景，那时吃什么都有味道。
我小时正逢“文革”，家中姊妹又多，记忆里肚子总

是空落落的，放学到家见母亲，先扒筐儿掀锅盖找吃的，
娘说：“你是饿死鬼脱生？”我委屈：“肚子饿，我有啥办
法？！”一天三顿，玉米糁汤煮红薯，即使变花样，还是以
红薯作主料：红薯叶红薯干，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
能活。吃红薯吃得心酸害怕，提起来爱恨交加，既感谢
它让人活命，又疑惑这土地何以只会生长这东西。

一年里，平时难见一丝腥荤，只年节家中才割那么
一点点儿肉，割的是肥多瘦少。肥肉香。即便如此，母
亲还总是把肥膘再过过锅，油熬出，封存起来炒菜用，油
渣则剁碎掺进萝卜馅包饺子。这就是节日最好的生活
改善。有一年，我连着好几次偷剜腥油化到稀面条碗里
津津有味喝时，被母亲发现，挨了一通骂，再不敢了。

大哥成家后分门另过，大嫂有哮喘病，瘦得像细麻
秆。大哥心疼大嫂，剜窟窿打洞挣俩钱，进城割一小疙
瘩儿羊肉，剁成馅包饺子，自己不吃看着嫂子吃。嫂子
却也并不独吃，总是先盛一碗半碗的，避着我等姊妹们
端给母亲。母亲见了，皱皱眉，叹叹气，摇摇头，接了，
自己也舍不得吃一个，留待我们回来，这个分两个，那
个分三个。问母亲为什么不吃一个，母亲回说她不爱
吃，我们也并不为怪。背人处，母亲劝大哥：“你不会说
说她，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大哥只一味嘿嘿

地笑。大嫂早逝，若干年后，母亲还逢人唠叨：“多孝顺
的媳妇啊。”说着说着，她眼角就湿润了。

那年月，“贼来不怕客来怕”。怕也不行，客来也
还是要倾力倾情招待的。外出借盐、借面、借鸡蛋是
常事。借面烙馍，不烙油馍烙饼馍；三两个鸡蛋，煎得
黄鲜鲜的，覆到萝卜丝菜上面，好看。吃饭时，母亲把
我们姊妹几个哄到灶间，怕我们的馋相扰了客人的食
欲。客人也都知道我家的窘境，凭了母亲怎么劝，只
象征性夹一两块儿，就放下碗筷说吃好了。母亲心知
客人的意思，赶紧把剩菜剩馍端出来，给我们一人卷
一个，催上学走。我们乐颠颠慢吞吞，吃一路唱一路，
整个下午，上学格外有精神。

及至上高中住校。一周背几斤玉米换粮票，拿一
瓶萝卜丝作菜。冬天天凉还好些，夏天，周四左右萝卜
丝就变味了，忍着吃到周六。我算是我们家上学学得
好的一个，特殊待遇就是常随父亲进城卖红薯粜粮食
跟班算账。我乐得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粜完粮食父
亲会给我买一毛钱一碗的胡辣汤。这是对我的最高奖
赏。胡辣汤麻辣，蜇得舌头忍不住伸到口外，实在过
瘾。村上十一叔被誉为“故事篓子”，我缠着他讲了很
多“瞎话”，最爱听的是他讲“王小砍柴”，说那王小偷来
一个拨浪鼓，一摇，瞬间，“四盘两碗一火锅，正中间夹
着热腾腾的小蒸馍”。那时，我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就
是天天喝胡辣汤，隔三岔五能四盘两碗一火锅一回。

这样的日子，虽吃不饱，但贴肚皮强忍饥，毕竟还
算不得过于忍饥挨饿。有的学生家里更为困难，几致
饿晕过去。闲来，我们相互交流饥饿的感受，这个说：
我饿得两眼发绿，喉结一伸一缩，大脑一片空白。那
个说：我一阵阵眩晕，看眼前东西什么都是吃的。还
有说：我肠胃蠕动，像狼掏不是狼掏，像刀剜不是刀
剜，前心贴后心，六神无主。我对饥饿的体验没有他

们切肤，但感觉到了饥饿恣意蹂躏无辜生命的悲痛。
及至后来听老辈人讲上世纪 40年代初的大饥荒、60
年代初的大年馑，野菜、树皮、草根吃尽，又吃滑石吃
麦秸，人或浮肿饿死，或撑胀而死；庆幸生之也晚，遇
了这样的好年代、好年景。

人在饿时，是没有什么闲情逸趣的，甚而更多的是
对于人生的失望或绝望。如果说有企求，那就是吃一顿
饱饭。饮食父母，吃穿用度，吃排第一位，再怎么勤劳，
风里雨里不停干，雪中冻裂缝裳手，却依然是儿女争开
啼哭口，这日子还有什么过头？！“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
添薪仰古槐”，能够野蔬充饥却吃得甘美，靠古槐落叶当
柴毫无怨言的女人不多，而像郑板桥“归来何所有？兀
然空四壁。井蛙跳我灶，狐狸踞我床”，穷困潦倒到这步
田地，还用阿Q精神调侃，这样的男人更是寥寥无几。

说话间，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胡辣汤可以天天
喝了，不用摇拨浪鼓，隔三岔五也可以四盘两碗一火
锅了。一般家庭，四季鸡鸭鱼肉不断，水果蔬菜新鲜，
山珍海味常见，副食糕点齐全，煎炸烹炒，想吃什么做
什么。吃的概念由生理的果腹升格为养生、解馋、觅
食、猎奇，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想尝个遍。我们的
生活比之《红楼梦》中大观园里的富贵纨绔子弟有过
之而无不及。仔细想想，你我想吃什么倒情有可原，
然令人痛惜的是，如今名目繁多的宴请增多，“舌尖上
的浪费”触目惊心。觥筹交错、举箸买醉，公款吃喝，
吃的没有扔的多，岂非暴殄天物？从这一点说，现在
国家提倡节俭，反对奢靡是多么的重要与及时。

追苦思甜，忆往比今，虽非寸丝千命、匙饭百鞭，然
日食三餐，应该想到农夫之苦。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更
没有理由浪费。因为我们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

适度饥饿，对人生不无裨益。我感谢曾经的饥饿给
予我无限的人生体察，让我珍惜今天幸福生活之不易。

清 明 节 前 夕 ，我 回 到 阔 别 近 40 年 的 故 乡 小
住。一日，正在打扫房间，燕子这只不速之客，突
然闯进了我的视野。

走出院门与左邻右舍闲聊，问他们家里是否有燕
子垒巢。回说，近年来很少看到燕子了。我不免有些
怅然。儿时的印象里，一到春天，可是能随处见到燕
子轻灵的身影的。

搬一把椅子，泡一杯酽酽的铁观音，坐在院中桂
花树下，我幸福地品味美艳清澈、醇厚馥郁的茶水，啜
饮着剔透、馨香四溢的阳光，吮吸着心旷神怡、荡气回
肠的春的气息。墙外的小白杨，被春天的毛毛雨濯洗
得油光发亮，一些新芽，像鸟嘴啄得小树发痒，情不自
禁地吐露着生机和希望。桂花树根部，蒲公英茁壮生
长，足有一筷子高带有白色绒毛的茎上，顶着一个圆
圆的黄色花盘，迎着阳光开放着，活像凡高画笔下浓
缩了的微笑的《向日葵》，瑰丽明亮，闪耀着光芒。如
果，如果此时有燕子呢喃飞来飞去，该是多么惬意
啊！我痴痴地张望，越发怀念起燕子来，尤其是每年
春天飞到我家的燕子。

那时，我家有三间坐东朝西的土坯房，黄背草缮
顶，木门木窗。院子里栽种香椿树、楝树、桐树和枣树、
桃树、梨树。当这些树木次第发出嫩芽或花蕊绽放之
时，我家的燕子就会呢喃着如约而至。家人随着生产
队的钟声出工时，房屋两扇木门大多是半掩的，即便是
有时上了锁，父亲也会多放松两个门钌铞儿 ，以便燕子
出入。我家院墙西边，有一大水坑，有人家维修房顶，
就会到水坑边用水滋润黄背草，免不了掉落一些，为燕
子衔草、沾水、啄泥建巢提供了便利条件。我曾不止一

次看到燕子在水坑边衔碎草或掠过水面飞翔的身姿。
燕子有红胡须的“拙燕”和白胡须的“巧燕”之分，

每年春天飞回我家的是“拙燕”。不管“拙”与“巧”，都
是益鸟，吃害虫，对农作物有好处，是人类的好朋友。
只要有燕子登门入室，说明这户人家和善，是件吉利
之事。我家的燕子就曾垒了一个上露扁圆口的窝窝，
结结实实，犹如一件匠心独运的工艺品，偏斜着镶嵌
在堂屋脊檩东下方高粱秆织成的箔上。不知燕子来
回飞了多少趟，付出多少辛劳才用一口口泥将巢建
成。它们春天飞来，秋末飞走，岁岁如是，在这里繁衍
生息，享受着我们的善待。与此同时，我们也分享着
它们在院子里剪着春光的靓影，在巢边喂养雏燕时，
雏燕伸着脖子，露出黄嘴角，微闭着眼睛，张着嘴巴叽
叽叽地让它们的父母喂食的快慰！

我家门框的上方，父亲用一根铁丝一端拧于此，
另一端系在院中一棵椿树上。平时用于晾晒衣物，也
常有燕子落其上歇息。上个世纪 60年代中期一年春
的一天，天气骤变，大雨忽降。一只燕子可能与风雨
搏击累了，缩着脑袋，耷拉着被雨水淋湿的翅膀，落在
了门框前约一尺的铁丝上。父亲和 10多岁的我倚着
门框看天气。见状，父亲心疼地说，你咋恁傻里，咋不

知道进屋避避雨哩。他伸手从雨中捧住这只落难的
燕子，捋去它身上的雨水。雨过天晴，父亲向门外一
松手，这只燕子便朝着西天边的彩虹飞去了。它究竟
是去寻找它的伴侣，或是去呼唤它的儿女了呢？

爱护燕子的意识，大概就是那时植根于我脑际
的。我家东屋后北侧有七间草房，中部一间堆放杂
物，东西各三间是打通的饲养牛的地方。牛屋前后都
有两个大窗户，除冬天被堵上保暖外，其余三季均敞
开着。牛屋没安门，只有冬季才挂个草苫子挡风。这
给燕子自由来往大开了方便之门。西边牛屋正中间
的后坡高处，就曾垒过燕窝。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
天，我和小伙伴们在牛屋里玩耍。不料想，一只也许
刚学飞的雏燕，不小心从窝内掉了下来。凭它当时的
技能，无论如何也飞不到窝内。当我们捉到它时，它
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是胆怯、观望，还是求救？怜悯之
情顿生。我家离这里最近，我跑回家去，从柴火垛上
找根带着霸王根的高粱秆，用一件小衣服裹了根部，
尽量使其平整，同一小伙伴小心翼翼地将那只受惊的
小燕子放上去，再慢慢举起，蹬在牛槽上，将其平安送
回窝巢。一切妥当，如释重负。

下午放学后，我们时常挎着竹篮子到绿油油的麦
地里拔野菜，不时有燕子在头顶盘旋。和小朋友们比
自豪和骄傲的，就是看谁家垒有燕窝窝。我甚至天真
地说，从头顶掠过的，就是我家的燕子。

春光融融，微风习习，燕子呢喃，绿色满眼，欢声
笑语在旷野荡漾，多么令人神往啊！

逝者如斯。我回味着春天总是匆忙的脚步，一如
回味匆忙的但永不复返的童年的纯真与美好。

林和雯相恋了 6 年，他们一起来
到这个城市打拼，现在终于有了自己
的房子，他们的爱情也瓜熟蒂落了，相
互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看着装修
一新的房子，渴望已久的家就在眼前，
他们终于把一直尾随在身边的漂泊之
感抛掉了。

豪华的房子，富丽堂皇的防盗门，
只要用手中的这把精灵小巧的钥匙轻
轻地一转，就走进了一个温馨的小巢。
林很珍惜这种美妙的感觉。劳碌一天
回到家里，享受着雯细心的照料，可口
的饭菜、温馨的氛围。相爱的日子像一
列快车，渐行渐远，新鲜的感情被消逝
的时光洗得渐渐地泛了色，林再回到家
时，觉得家没有了以前的温馨。

随着林的职位不断地升迁，林身
边随处可见靓丽的美少女，有林动心
的，也有美女对他动心的。忘了是谁
先抛出的信号，林有了婚外情，一个很
惹人怜爱的女孩子，楚楚动人。开始，
林还会在回家时例行公事似的每周一
次与雯亲热，渐渐地，他把心思花在了
外面。雯似有所悟，提醒林，不要把家
忘了，林笑着对雯说：“你怎么会这样
想呢？我只是工作太忙了。”

后来，林在外面租了房子与情人共
度时光，他身上就多了一把钥匙，和家
里的那把很相似，颜色、式样、齿纹，如
果不细看，就是家里的那把。这也给林
添了点麻烦，偶尔回家里，需要用钥匙
先试试，有时巧了，一试就开，有时就要
这把不能开门，再去换上另一把。有一
次，林喝完酒，夜里回来，用钥匙开了好
长时间的门，也没能打开，还是雯听到
动静拉开了门。雯就担心地对他说：

“你喝的酒可真多，连门都打不开了。”
林迷迷糊糊地回答说：“是的，是的，我
忘了是哪把钥匙开我们家的门了。”雯
很伤心，林回家的次数真是太少了，连
回家开门的钥匙都找不到了。

有一回，林在情人那里欢度良
宵。赶早回家取一份文件，这是林的
习惯，他觉得重要的东西还是放在家
里最放心的。可是他把家里的那把钥
匙掉在了情人的床上，回到家时，用钥
匙却怎么也打不开家中的那扇门，再
找另一把钥匙，却发现不见了。敲门
没人应声，雯看来不在家。再回来找
情人，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夜夜恩爱的
情人。问租房的房主，房主回答他说：

“我也不知道，她还欠我一个月的房租
呢？你是她什么人？”林讪讪地走了。

林看着这个家，忽然感到很陌生，
有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好像很久了
吧！他四处打电话找雯也找不到，而
房子所有的窗户都装上了防盗网，唯
有门打开才能进去，现在把钥匙丢了，
只有待雯回来才能给他开门，可是雯
到哪里去了？雯回来，就一定会帮他
打开门吗？

那扇门是否还能够向他打开？林也
不知道。林真后悔，不该把钥匙丢了。

梨花从河水中来，聚在村子南边
向村子里张望

梨花丛中，那个对着梨花高声演讲的人
受到了梨花的抵制

梨花阵阵，如雨，如风
用小小的嘴唇抗议

梨花阵阵，如水，如血
暗含着小小的真理

梨花的语言，不规则，轻盈，散落在泥土上
柔软，飘香，成为不明事物的地址

梨花阵阵，响成一片，大地的身子
水的身子，穿着小小的衣裙，短暂的衣裙

陈 鱼
曾经的饥饿

刘传俊

春光与燕子同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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